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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进入数字时代ꎬ 生产和占有数字剩余价值ꎬ 成为当代资本主义资本运动新的不竭

动力ꎮ 这表现在ꎬ 数字劳动的普遍物化ꎬ 不断开辟数字剩余价值生产的价值源泉ꎻ 双边市场的动态

形构ꎬ 持续拓展数字剩余价值实现的交换场域ꎻ 数字资本的全面宰制ꎬ 日益加剧数字剩余价值分配

的数字鸿沟ꎮ 由此ꎬ 准确把握数字剩余价值生产、 实现和分配的特点规律ꎬ 不仅有利于科学揭示数

字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秘密和剥削本质ꎻ 而且对于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数字资本的特性及

行为规律ꎬ 充分保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ꎬ 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ꎬ 也不无镜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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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指出: “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ꎬ 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

律ꎮ”① 进入数字时代ꎬ 在数据革命推动下ꎬ 产业资本、 金融资本与数字技术的联姻ꎬ 催生出极具扩

张性的数字资本ꎬ 日渐成为资本主义社会资本运动的霸权形态②ꎮ 进而ꎬ 在数字资本的操纵和宰制

下ꎬ 当代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 实现和分配呈现诸多价值和反价值 ( ａｎｔｉ－ｖａｌｕｅ)③ 如影相随的

“事实悖论”ꎬ 不可避免地对数字时代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的理论生命力和现实穿透力产生新的挑战ꎮ
首先ꎬ 在生产组织平台化的推动下ꎬ 一方面ꎬ “在数字化市场上ꎬ 免费总是消费者能得到的一

种选择”④ꎻ 另一方面ꎬ 数字资本又显著地缩短了造富周期ꎬ 能够在极短时间内攫取富可敌国的数字

财富⑤ꎮ 其次ꎬ 在生产过程智能化的推动下ꎬ 越来越多劳动者不受时空约束而被裹挟到当代资本主

义生产体系之中ꎻ 但同时用工模式日趋灵活ꎬ 正不断加剧劳动过程 “去劳动关系化”⑥ꎬ 与一直以来

资本煞费苦心炮制的 “劳动与资本交换关系” 似乎是渐行渐远ꎮ 再次ꎬ 在数字市场双边化发展中ꎬ
一方面ꎬ 数字资本专注于 “连接” “匹配” 的市场交易撮合ꎬ “一点接入ꎬ 服务全球”ꎬ 从而在数字

时代财富生产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ꎻ 另一方面ꎬ 充当 “技术中介” 的平台企业表面上看只是进

一步扩张了资本主义非生产性部门ꎬ 叠加和放大金融资本业已引致的价值转移效应ꎮ 最后ꎬ 在资本

权力算法化的推动下ꎬ 一方面ꎬ 数字资本自愿布展社会生产交换的关键数字基础设施ꎬ 吸引更多市

􀅰４０１􀅰

∗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数字劳动作为劳动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１８ＢＫＳ０１２)、 上海市社科规划课题

项目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数字劳动理论研究及其借鉴” (２０１７ＢＫＳ００３) 的阶段性成果ꎮ
马克思: «资本论» 第 １ 卷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８ 年ꎬ 第 ７１４ 页ꎮ
参见姜宇、 蓝江: «数字资本积累中的免疫机制———以美国制裁华为反观资本主义共同体的开放和保护»ꎬ «中国矿业大学

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ꎮ
Ｄ. Ｈａｒｖｅｙꎬ Ｍａｒｘꎬ Ｃａｐｉｔａｌ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ｄｎｅｓ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ａｓｏｎ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８ꎬ ｐ. ７２.
〔美〕 里克斯􀅰安德森: «免费: 商业的未来»ꎬ 蒋旭峰、 冯斌、 璩静译ꎬ 北京: 中信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年ꎬ 第 ８３ 页ꎮ
参见沙烨: «数字财富鸿沟: 数字控制与资本控制的叠加效应»ꎬ «文化纵横»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ꎮ
参见韩文龙、 刘璐: «数字劳动过程中的 “去劳动关系化” 现象、 本质与中国应对»ꎬ «当代经济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０ 期ꎮ



场第三方加入平台生态圈价值共创活动ꎻ 另一方面ꎬ 数字资本倚仗数据壁垒和算法垄断ꎬ 通过平台

抽成恣意攫取剩余价值ꎬ 从而将当代资本主义的资本 “剥夺式积累”① 推向一个新高度ꎮ
马克思指出ꎬ 利润 “具有一个神秘化的形式ꎬ 而这个神秘化的形式必然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

出来”②ꎮ 毋庸置疑ꎬ 滥觞于数字经济的数字资本价值运动呈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生产表象和市场景观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数字时代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 实现和分配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 进一步地ꎬ 是否确如

某些学者所言ꎬ 数字经济的辉煌成就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新的剩余价值占有模式ꎬ 而不是新的价值创造方

式③? 只有正确认识和回答这些问题ꎬ 及时捕捉资本价值运动的现实嬗变与矛盾张力ꎬ 科学分析数字时代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ꎬ 深化对当代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 实现和分配的规律性认识ꎬ 才能真正

解蔽数字时代资本主义劳资关系及其变化的本真面目ꎮ 同时ꎬ 对于中国情境下防止数字资本野蛮生长ꎬ 维

护平台第三方和数字劳动者合法权益ꎬ 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ꎬ 也不无实践启迪和经验镜鉴ꎮ

一、 数据革命与数字剩余价值的出场

进入数字时代ꎬ 由 “数据＋算力＋算法” 定义的数据生产力加速形成与迭代ꎬ 将人类生产生活的

每一个方面、 每一个角落都卷入如火如荼的数据革命浪潮之中ꎮ “新技术、 新组织形式、 新剥削模

式、 新就业机会和新市场都会出现ꎬ 创造出一种资本积累的新途径ꎮ”④ 这集中体现在: 在数字时

代ꎬ 资本主义资本循环和资本增殖的速度都比工业时代极大地加快ꎻ 进一步地ꎬ 数字资本操控下的

剩余价值生产、 实现和分配呈现多路径展开、 多样态交错的新趋势ꎮ
１. 生产组织平台化与数字剩余价值的出场

进入数字时代ꎬ 在飞速发展的信息网络技术加持下ꎬ 平台革命方兴未艾ꎬ 正在深刻重塑当代资

本主义生产、 分配、 交换和消费各环节ꎮ 有学者言ꎬ “如果说软件是这一经济大变革的开启者的话ꎬ
那么今天吞噬世界的就是平台ꎮ 平台主导了互联网和我们的经济”⑤ꎮ 生产组织形态的平台化ꎬ 正使

得数字资本价值运动不再只是如工业时代产业资本那样ꎬ 发轫于工厂车间ꎬ 交换于有形市场ꎬ 分配

于劳资、 资资之间ꎻ 而是通过物理空间和数字空间的相互勾连和彼此映射ꎬ 将剩余价值生产、 实现

和分配过程统摄于数字化、 网络化和智能化的时空场景之中ꎮ 其结果ꎬ 浸润于平台经济的数字资本

自我增殖过程ꎬ 既包含增量意义上的剩余价值生产ꎬ 同时又掺杂着存量意义上的剩余价值分割ꎮ 如

此一来ꎬ 当代资本主义的 “普照的光” ———归属于数字资本的剩余价值ꎬ 实际上是生产的剩余价值

和让渡的剩余价值的现实糅合体ꎬ 我们将其定义为 “数字剩余价值”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ｕｒｐｌｕｓ ｖａｌｕｅ)ꎮ
第一ꎬ 实践中ꎬ 由数字资本所掌控的平台企业基于 “数据＋模型＝服务” 的生产逻辑ꎬ 以广泛连

接、 高效匹配和动态优化等优势实现海量数据的商业智能转化ꎬ 不仅为平台生态圈核心交易提供旨

在拓展市场和制造市场的各种数字化服务ꎻ 而且也依托产业互联网为智能化生产和服务型制造提供

各种数字化解决方案ꎮ 譬如ꎬ 工业互联网平台发挥全面连接、 资源集聚、 数据贯通、 智能决策等优

势ꎬ 可助力完成在线监测、 远程运维、 故障诊断、 工业品采购流通、 供应链金融等功能ꎬ 减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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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流动ꎬ 降低服务门槛ꎬ 极大地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①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 当下国内外学界存在一个影响甚广的狭隘论断ꎬ 即将数字经济仅看成是流通领域

中以数字平台为中介的经济活动ꎮ 究其根源ꎬ 是由于数据商品具有的产消同一性ꎬ 客观上容易产生一

种价值运动假象ꎬ 即在平台经济双边市场中ꎬ 数字平台自身并没有进行任何价值创造ꎬ 其资本盈利主

要来自 “坐地收租”ꎬ 以至于有学者断言ꎬ 运营数字平台的资本积累直接依赖于广告商ꎬ 其自身不能形

成相对自主的资本积累过程②ꎻ 但实际上ꎬ 无论是从整体经济活动服务化趋势看ꎬ 还是从生产性服务数

字化发展看ꎬ 数字资本倚仗数字时代的 “生产流水线” ———以智能算法为代表的数字机器ꎬ 源源不断

成规模地生产定制化的数据商品ꎬ 以满足多样化、 个性化和场景化的 Ｃ 端或 Ｂ 端消费需求ꎬ 从而为当

代资本主义资本运作开辟了新的 “价值增长域”ꎮ 从这个意义上讲ꎬ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ꎬ 相比于金

融资本自我循环的寄生性、 腐朽性ꎬ 数字资本因推动且融入 “数字化实体经济” 而蕴含潜力巨大的社

会生产性ꎮ 因此可以说ꎬ 数字资本就是数字技术和产业资本联姻的现实产物ꎻ 数字资本通过数据价值

化而获取的数字剩余价值ꎬ 正在成为数字时代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中的重要增量ꎮ
第二ꎬ “一切时代都存在一种权力ꎬ 即以租金形式来占有一部分剩余价值”③ꎮ 进入数字时代ꎬ

在经济数字化发展中ꎬ 平台企业在双边市场中始终占据中心地位ꎬ 凭借对关键数字基础设施的所有

制垄断ꎬ 不断强化其资源属性、 连接属性和网络属性ꎬ 来推动和实现 “价值共创”ꎮ 进而ꎬ 数字资

本倚仗日益积聚的算法权力ꎬ 实际主导平台生态圈利益分配秩序ꎬ 并通过创新剩余价值分割的具体

方式而攫取更多利润ꎮ 这主要体现在: 在平台接入上ꎬ 通过交易抽成肆意向平台内经营者收取 “数
字地租”ꎻ 在用户触达上ꎬ 通过算法推荐和流量采买向平台第三方收取 “流量租”ꎻ 在数字内容供给

上ꎬ 通过会员制向活跃用户收取 “ＩＰ 租”ꎻ 在数据要素化上ꎬ 通过 “数据共享” 向平台合作方收取

“数据租”ꎮ 数字资本收入囊中的上述 “新封建式” 租金ꎬ 要么是对平台生态圈内产业资本利润的强

制分割ꎬ 要么是对黏性用户个人收入的巧取豪夺ꎮ 从这个意义上讲ꎬ 数字平台就是数字时代的 “食
利者”ꎬ 为数字资本自我加速增殖贡献颇多ꎮ 对此ꎬ 后文将作进一步细述ꎮ

第三ꎬ 马克思指出ꎬ 商品个别价值与社会平均价值的差额ꎬ 构成了超额的剩余价值ꎮ 在工业时

代ꎬ 对超额剩余价值的追逐ꎬ 促使部门内企业竞相致力于技术与组织创新ꎬ 来不断提高自身的生产

效率ꎮ 进入数字时代ꎬ 一方面ꎬ 数字资本通过利用非法移民、 被迫失业的工人、 学生、 不稳定和非

正式劳工ꎬ 以支付比正规雇佣更低的劳动报酬ꎬ 来使其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平均价值④ꎮ 另一

方面ꎬ 平台垄断的日益加深和市场供给的定制化ꎬ 使得数据商品的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界分日益

模糊ꎬ 垄断性定价在极短时间内成为一种市场常态ꎬ 由此形成的 “虚假的社会价值” 自然成为数字

剩余价值的重要组成ꎮ 从这个意义上讲ꎬ 当下平台企业攫取的超额利润ꎬ 就是数字时代的垄断资本

———数字资本获取的数字剩余价值的具化形态ꎮ
第四ꎬ 进入数字时代ꎬ “轻资产” 运营模式倍受数字资本所青睐ꎮ 实践中ꎬ 一方面ꎬ 平台经济

头部企业的账面价值与市场价值之间通常呈现出令人咂舌的巨大反差ꎻ 另一方面ꎬ 新兴初创数字科

技企业在极短时间内成为 “独角兽” 现象也日趋普遍ꎮ 不同于工业时代的资本积聚和集中ꎬ 在 “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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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后盈利” 的经营理念下ꎬ 平台企业即使在较长时间内持续负亏运营ꎬ 仍然能够通过资本市场运

作获取巨额的套现收益ꎮ 本质上看ꎬ 数字资本运作的市场逻辑ꎬ 就是以海量数据聚合、 转化和利用

的期权价值持续吸引资本市场追捧ꎬ 进而在高溢价市场估值中独享数据资本化收益ꎮ 从这个意义上

讲ꎬ 数字资本就是数字时代虚拟资本的一种最新形态ꎮ 进一步地ꎬ 数字资本获取的市场溢价收益ꎬ
实质是极具投机性的 “流量资本化”① 的估值和变现ꎬ 从而构成数字剩余价值中占比最大但价值基

础却最为孱弱的 “虚拟增量”ꎮ
２. 生产过程智能化与数字剩余价值的出场

进入数字时代ꎬ 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ꎬ 特别是大数据、 云计算、 人工智能和 ５Ｇ 等信息网络

技术加速应用ꎬ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智能化程度不断加深ꎬ “无人工厂” “无人车间” 正在越来越多的

生产部门从构想变成现实ꎮ 在智能化生产中ꎬ 借助于物联网的各类传感器不仅实时采集生产过程高

维数据ꎬ 而且通过平台中枢的实时数据分析处理ꎬ 形成精准映射物理生产过程的数字孪生过程ꎮ 进

而ꎬ 信息物理系统的构建使得生产活动虚拟与现实有机融合ꎬ 不仅极大地拓宽生产运营空间ꎬ 而且

也显著地提升生产柔性或供应弹性ꎬ 使得大规模定制化生产渐成趋势ꎮ 从资本增殖看ꎬ 生产过程的

智能化为数字资本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ꎬ 创造了更为隐蔽但却更加高效的实现路径ꎮ
第一ꎬ 智能机器体系的生产应用ꎬ 实现了以算法化自动决策取代层级化人工决策ꎬ 结果使传统生

产组织中大量管理人员成为冗余ꎬ 从而极大地减少了行政性支出和监督管理成本ꎮ 同时ꎬ 基于生产全

过程的算法管理ꎬ 通过生产流程优化、 设备故障预测和供应链云端化ꎬ 显著减少了生产工序和生产模

块间的接转耗时ꎬ 延长了机器设备使用时限ꎬ 降低了物料、 半成品等库存成本ꎬ 从而大大地压缩不变

资本支出ꎬ 节省了可观的生产时间ꎮ 如此一来ꎬ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ꎬ 虽然智能化生产减少了直接

生产过程中的活劳动ꎬ 侵蚀了当代资本主义价值形成基础ꎻ 但同时生产运营成本的显著降低ꎬ 减少了

资本循环过程中的 “价值丧失” 风险和分利环节ꎬ 从而作为一种 “反趋势力量” 缓解了 “无价值生

产” 对当代资本主义一般利润率水平的不利冲击ꎮ 进而ꎬ 数字时代数字资本对数字剩余价值的竞相追

逐ꎬ 客观上促进了数字生产力发展ꎬ 推动了当代资本主义数字化财富生产的欣欣向荣ꎮ 因此ꎬ 从上述

意义上讲ꎬ 数字资本的 “生产性” 在 “数字化实体经济” 中得到最为充分的实践彰显ꎮ
第二ꎬ 进入数字时代ꎬ “智能化技术在社会生产过程的普遍应用ꎬ 使得生产与流通、 交换、 消费之

间的联系得到加强ꎬ 加速了资本周转速度”②ꎮ 这主要体现在: 在智能化生产中ꎬ 数字资本浸润于平台

生态圈内ꎬ 通过对用户消费行为数据的挖掘和分析ꎬ 能够即时生产行业洞察、 消费者画像、 产品价值

卖点和市场消费趋势等数据商品ꎬ 从而使大规模定制化生产成为可能ꎮ 如此一来ꎬ 虽然技术乐观主义

者借此宣扬的 “无摩擦的资本主义”ꎬ 充其量只是一种资本的 “数字乌托邦” 而不足为论ꎻ 但毋庸置

疑ꎬ “客对厂” (Ｃ２Ｍ) 反向定制、 供给与需求精准对接、 生产与消费融为一体ꎬ 使得 “商品的惊险的

跳跃” 变得更易完成ꎬ 极大地降低了马克思所强调的 “价值丧失” 风险ꎬ 缩短了商品流通时间ꎬ 也减

少了商品推广的市场费用ꎬ 由此给数字资本带来的超额利润ꎬ 成为数字剩余价值构成的重要来源ꎮ
３. 用工模式灵活化与数字剩余价值的出场

在数据革命的推动下ꎬ 劳动组织平台化如火如荼ꎬ 当代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正在经历工作 “优
步化” (Ｕｂ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的重大变化ꎮ 在劳动型平台的交易撮合下ꎬ 一台电脑或一部手机都可以成为工

作场景ꎬ 不仅扩展了人们的职业选择ꎬ 而且也因打破时空阻隔ꎬ 给人们带来 “办公室” “流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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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企及的就业灵活性和工作自主性ꎮ 其结果ꎬ 传统的雇佣模式已经逐渐被消解ꎬ 非标准就业的数

字零工经济孕育而生ꎮ 对于数字资本而言ꎬ 用工实践日趋灵活化ꎬ 有利于实现资源灵活配置、 降低

运营成本、 规避用工风险ꎬ 从而能够从远至世界最偏僻角落的劳动者身上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ꎮ
第一ꎬ 在 “公司＋雇员” 到 “平台＋个人” 的劳动组织变革中ꎬ 劳动者通常被定义成 “自雇者” 或

“独立合约人”ꎬ 而非传统意义上的雇员ꎻ 同时ꎬ 平台企业以 “技术中介” 自居ꎬ 竭力消弭在风险分担

和权利保障方面的 “雇主责任”ꎻ 其结果ꎬ 原本附着于雇员身份的各种法定劳动权益保障ꎬ 如最低工资

保障、 就业安全、 退休养老金等ꎬ 在劳动者 “就 (创) 业自主” 的市场吹捧中不断被规避和 “悬
空”①ꎮ 从资本运作看ꎬ 平台企业用工实践的 “去劳动关系化”ꎬ 持续贬损劳动力价值ꎬ 极大地减少了

可变资本支出ꎬ 变相地扩大相对剩余价值生产ꎬ 从而使数字资本能够占有更多的数字剩余价值ꎮ
第二ꎬ 在工业时代ꎬ 不变资本的支出由产业资本家来 “买单”ꎬ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 “劳动

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分离” 的必然结果ꎬ 也是维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内在要

求ꎮ 进入数字时代ꎬ 智能化生产的关键数字基础设施通常由平台经济头部企业所把持ꎬ 以算法系统

为代表的智能机器成为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ꎬ 通常被数字资本视作商业秘密而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ꎮ
与此同时ꎬ 数字资本蓄意宣扬 “共享” “创业” “协作” 等新自由主义话术ꎬ 千方百计地重塑和激活

个人主义ꎬ 怂恿和鼓励社会大众自备生产资料ꎬ 心甘情愿地投入 “价值共创” 的全民造富热潮之

中ꎮ 如此一来ꎬ 数字资本通过劳动者生活资料的 “资本化”ꎬ 巧妙地将资本欲望转化为劳动者自身

的创富欲望ꎬ 从而将本应承担的固定资本投资及相关经营风险ꎬ 成功地转嫁到众多普通劳动者身上ꎬ
最终实现更加隐蔽的、 更具掠夺性的数字剩余价值生产和占有ꎮ

二、 数字劳动与数字剩余价值的生产

马克思指出ꎬ 资本家 “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ꎬ 而且要生产商品ꎬ 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ꎬ 而且要

生产价值ꎬ 不仅要生产价值ꎬ 而且要生产剩余价值”②ꎮ 进入数字时代ꎬ 数字劳动的普遍物化ꎬ 构成

数字资本主义阶段价值创造的新源泉ꎮ 可以说ꎬ 数字劳动者即生产数字资本的劳动者的特点ꎬ 是他

们的劳动物化在数字化商品或服务中ꎬ 物化在数字财富中ꎮ 如表 １ 所示ꎬ 与工业时代的车间劳动相

比ꎬ 数字劳动的数字剩余价值生产呈现出多样态共存、 多方式交织的新特点ꎮ

表 １　 数字劳动与数字剩余价值的生产

劳动类别 生产贡献 ＤＳＶ 生产路径 数字劳动对象化

用户无酬劳动
数据要素生产
数字空间生产

剥夺全部劳动 在线活动的物化

众包劳动
数字机器制造
数字商品生产

剥夺部分必要劳动
延长接单时间

剩余劳动＋
部分必要劳动的物化

按需劳动
数据要素生产
按需服务供给

剥夺部分必要劳动
提高劳动强度
延长接单时间

剩余劳动＋
部分必要劳动的物化

雇佣数字劳动
数字机器制造
数据商品生产

延长工作日 剩余劳动的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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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用户无酬劳动与数字剩余价值的生产

在工业时代ꎬ 劳动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界分泾渭分明ꎮ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ꎬ 活跃用户既是数字服

务消费者ꎬ 也是数字平台数据和内容生产者ꎮ 现实中ꎬ 活跃用户在线活动发生于网络社群空间ꎬ 占

用的是个体生活时间ꎬ 劳动方式自愿且无偿ꎮ 换言之ꎬ “用户在制造流量的算法技术垄断中、 在工

具理性的驯化控制下与资本积累的目标形成自愿的一体化ꎬ 心甘情愿地贡献着免费的 ‘活劳

动’ ”①ꎮ 这对于方兴未艾的服务互联网经济自不待言ꎻ 对于蓄势待发的产业互联网经济来说ꎬ 来自

消费终端用户的在线参与ꎬ 也是数字剩余价值生产中的重要一环ꎮ
第一ꎬ 进入数字时代ꎬ “无数据ꎬ 不经济”ꎮ “利用平台提取和控制数据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首要

方式ꎬ 并扩展至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整个体系”②ꎮ 从根本上讲ꎬ 数字资本的价值运动ꎬ 就是数据价

值化的市场实践展开ꎮ 从数据价值链看ꎬ 活跃用户无酬劳动的生产性贡献ꎬ 主要体现在数据要素化

过程之中ꎮ 换言之ꎬ 活跃用户是个体意义上的颗粒化数据生产者ꎻ 同时是集体意义上的大数据重要

生产者ꎮ 并且ꎬ 有别于用户在线浏览留下的 “数据足迹”ꎬ 以用户生成内容 (ＵＧＣ) 形式呈现的数

据资源ꎬ 发生于人们在数字网络空间的自我表达、 网络社群参与和在线资源共享的 “数字化生存”
之中ꎮ 进一步地ꎬ “在商品化机制的作用下ꎬ 用户的上网时间被对象化ꎬ 在线活动成了生产数据商

品无处不在的 ‘活劳动’ ”③ꎮ
实践中ꎬ 由于数据要素市场发展还很不充分ꎬ 数据商品市场天然地趋于垄断化ꎬ 导致数据价值

化的市场定价ꎬ 难以像传统工业制品那样充分体现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的价值规约性ꎮ 同时ꎬ 鉴

于数据价值释放的场景性和动态性ꎬ 一个无法回避的实践难题ꎬ 就是在数据价值化中用户的生产性

贡献究竟几何ꎬ 还一时难以准确测度ꎮ 但至少在理论上可以确证的是ꎬ 由于活跃用户在线活动的无

酬性ꎬ 决定了用户生成内容所付出的线上线下时间都成为服务于数字资本自我增殖的剩余劳动时间ꎮ
因此ꎬ 包含用户价值贡献的数据价值化净收益ꎬ 本质上就是由数字资本独占的数字剩余价值ꎮ

第二ꎬ 进入数字时代ꎬ “流量为王”ꎮ 对于服务互联网经济而言ꎬ 来自 Ｃ 端的用户规模、 用户黏

性和用户活跃度ꎬ 直接决定数字资本攫取数字剩余价值的广度与深度ꎮ 这是因为ꎬ 数字资本的价值

运动ꎬ 主要发生于打破时空阻隔的数字网络空间ꎮ 不同于传统的物理空间生产ꎬ 数字网络空间的生

成和维系ꎬ “一方面ꎬ 自然需要平台基础网络架构、 用户界面设计、 平台生态系统维护等方面的专

业化劳动投入ꎻ 另一方面ꎬ 更是须臾离不开众多注册用户的平台接入和积极参与”④ꎮ 其中ꎬ 活跃用

户基于 “趣缘” 而主动建立和参与的各种群体性的链接与互动ꎬ 不断地为数字平台积聚流量和增强用

户黏性ꎮ 正因如此ꎬ 每用户平均收入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Ｒｅｖｅｎｕｅ Ｐｅｒ Ｕｓｅｒ) 是衡量平台企业运营绩效的一个重

要指标ꎮ 实践中ꎬ 数字资本通过平台接入收费和用户注意力变现而获得的实际收益ꎬ 表面上看只是分

割其他生产性部门剩余价值的一种租金ꎮ 但细究起来ꎬ 明显不同于物理空间的租金化ꎬ 数字资本针对

数字空间的价值化ꎬ 时刻需要在线用户的 “活劳动” 投入ꎬ 由此带来的平台收入不能只是简单地理解

为来自广告商的价值转移ꎮ 换言之ꎬ 因为用户生成内容制造了流量ꎬ 获取了用户注意力ꎬ 促使数字平

台能够提供广告服务ꎬ 在线广告产生的收入至少部分归因于活跃用户无酬劳动的价值贡献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 工业时代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ꎬ 是借由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生活资料部门劳动生

产率的普遍提高ꎬ 来相对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实现的ꎮ 相比之下ꎬ 针对活跃用户无酬劳动的相对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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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生产ꎬ 则是数字资本通过模糊生产与消费、 工作与生活之间的界限ꎬ “生产性占有” 海量用户

闲暇时间ꎬ 并直接将活跃用户贡献个人数据和注意力的必要劳动时间归约为零ꎬ 进而使劳动力价值

极度贬值来实现的ꎮ 因此ꎬ 如果说马克思所指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ꎬ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技术进

步的结果ꎻ 那么ꎬ 数字时代面向活跃用户无酬劳动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ꎬ 则是在数字技术加持下数

字资本 “剥夺式积累” 的特殊产物ꎮ
２. 众包劳动与数字剩余价值的生产

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来ꎬ 资本不遗余力地四处搜寻廉价劳动力ꎬ 以最大限度地压低工资

支出ꎬ 来无偿占有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ꎮ 特别是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ꎬ 国际垄断资本推动全球产业

链分工深化ꎬ 以离岸外包、 分包等形式ꎬ 恣意压榨广大外围国家的廉价劳动力ꎮ 进入数字时代ꎬ 打

破时空约束的劳动型平台不断涌现ꎬ 网络众包的新型劳动形式应运而生ꎬ 从而将资本主义剥削范围

和剥削对象前所未有地扩大了ꎮ
第一ꎬ 一直以来ꎬ 为数众多的自由职业者游离于雇佣关系之外ꎬ 通过个人口碑或熟人网络ꎬ 自

主地利用自身专业技能来实现就业创业ꎮ 进入数字时代ꎬ 劳动型平台的勃兴ꎬ 为全球各地拥有一技

之长的劳动者变现 “认知盈余”ꎬ 不同程度地提供了多元化创富机会ꎮ 有越来越多的自由职业者ꎬ
通过顶级竞争编码者 (Ｔｏｐｃｏｄｅｒ)、 跨境客 (Ｕｐｗｏｒｋ)、 自由职业者 (Ｆｒｅｅｌａｎｃｅｒ) 等劳动型平台接

活ꎬ 提供图形设计、 在线编程、 媒体采编和服务咨询等专业化服务ꎮ 这类数字劳动通常基于项目制

展开ꎬ 发包方认可劳动成果后支付相应报酬ꎮ 实践表明ꎬ 依托劳动型平台就业的自由职业者ꎬ 在所

谓 “平等的合作关系” 中逐渐沦为奔波于平台 Ａｐｐｓ 之间的 “新打工人”ꎮ 这表现在: 一方面ꎬ 在平

台治理中ꎬ 数字资本通常 “偏爱” 发包方ꎬ 在劳动者资质、 服务定价、 劳动监督及劳动成果审核等

方面赋予其单边决策权ꎻ 而 “原子化” 的自由职业者则只是 “规则接受者”ꎬ 几无议价能力和平台

治理影响力ꎮ 另一方面ꎬ 在数字化任务分派上ꎬ 无论是报名与等待甄选模式ꎬ 还是直接竞标模式ꎬ
由于劳动力流动打破了时空约束ꎬ 导致劳动供给严重过剩ꎬ 发包方 “百里挑一” 和劳动者 “内卷”
成为用工常态ꎮ 为了获得一个不错的网络口碑或数字声誉ꎬ 劳动者通常还会主动地不计报酬ꎬ 拼尽

全力完成客户提出的额外任务ꎮ 其结果ꎬ 这些拥有一技之长的劳动者 “自己当老板” 的夙愿落空ꎬ
逐渐成为数字资本算法控制下 “自我奴役” 的 “数字游民”ꎮ

第二ꎬ 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 (ＡＭＴ)、 点击客 (Ｃｌｉｃｋｗｏｒｋｅｒ) 和图八 (Ｆｉｇｕｒｅ Ｅｉｇｈｔ) 等众包微

劳动平台的出现ꎬ 也给全球各地的弱势就业群体提供了赚取收入的额外机会ꎮ 实践表明ꎬ 面对 “自
动化的最后一英里悖论”ꎬ 众包微工 “夜以继日地坐在键盘前面ꎬ 完成不计其数的幕后任务􀆺􀆺使

应用程序看起来比实际更加智能”①ꎮ 相比于自由职业者的专业化服务ꎬ 数据标注、 互联网内容审核

等众包微劳动就业门槛甚低ꎬ 对职业技能、 工作经验和工作场所几无要求ꎮ 从数字剩余价值生产看ꎬ
众包微劳动的生产性贡献ꎬ 主要体现在通过从事 ＡＩ 训练数据生产、 算法决策结果人工优化、 算法管

理过程人工干预ꎬ 来直接或间接参与数字机器的制造维护与升级换代ꎮ
实践中ꎬ 考虑到算法引擎等数字机器通常被视为 “商业秘密” 而鲜有市场化交易ꎬ 众包微劳动

的 “对象化”ꎬ 主要是以数字机器 “价值转移” 的迂回方式ꎬ 发生于数据要素化和数据商品生产的

价值形成过程之中ꎮ 进一步地ꎬ 众包微劳动的生产性ꎬ 一方面体现在ꎬ 由于众包微劳动报酬极低ꎬ
从而为平台企业节省了可观的可变资本支出ꎬ “高技术和低工资完美结合” 极大地提升数字资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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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增殖能力ꎻ 另一方面表现为ꎬ 众包微工大规模的在线协作ꎬ 大大加速了数字机器运行效率ꎬ 直接

促进了平台企业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ꎮ 此外ꎬ 众包微劳动实现按件计酬ꎬ 劳动者在线搜寻任务和等

待系统派单时间得不到任何经济补偿ꎮ 如此一来ꎬ 相比于传统雇佣劳动ꎬ 数字资本进一步挤压了直

接生产过程的必要劳动时间ꎬ 从而能够榨取更多的数字剩余价值ꎮ
第三ꎬ 进入数字时代ꎬ 当代资本主义精神产品生产的一个显著变化ꎬ 就是在信息网络技术加持

下ꎬ 自主的、 分布式和全球接入的网络文化生产日渐兴起ꎮ 网络文学写手、 视频博主、 音频广播 /播
客等 ＵＰ 主们ꎬ “更像是一群生活于网络时代的 ‘手艺人’ꎬ 以自己的各种非传统的劳动技能来满足

受众们的文化需求”①ꎮ 并且ꎬ 无论是普遍用户型生产者 (ＵＧＣ)ꎬ 还是专业用户型生产者 (ＰＵＧＣ)ꎬ
都具有明显的经济目的ꎬ 即期望一朝成为 “网红” 以获得流量变现的可观回报ꎮ 但实践表明ꎬ 在充

满喧嚣的网红经济中ꎬ 能够成为形成 ＩＰ 的头部 ＵＰ 主ꎬ 只是凤毛麟角ꎬ 头部和尾部 ＵＰ 主的收入呈

现云泥之别ꎮ 以网络文学为例ꎬ 除了少数网红写手ꎬ 绝大多数不过是挣扎于网络文学平台中制造

“梦想” 的 “文学打工仔” 而已②ꎮ 其结果ꎬ 从数字剩余价值生产看ꎬ 一方面ꎬ 占绝对多数的数字内

容生产者在追逐和收割流量的狂热中ꎬ 与活跃用户弹幕互动搭建了数字平台得以存续的形形色色的

趣缘网络社区ꎬ 实际成为数字内容生产流水线上的免费劳工ꎻ 另一方面ꎬ 极少数形成 ＩＰ 的头部 ＵＰ
主也不得不屈从于平台治理规则ꎬ 在数字内容价值化中听命于数字资本的恣意盘剥ꎮ

３. 按需劳动与数字剩余价值的生产

进入数字时代ꎬ 零工经济的疾速发展ꎬ 催生出基于平台 Ａｐｐｓ 的网约零工ꎬ 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劳

动形式最为引人关注的新变化ꎮ 表面上看ꎬ 相比于工业时代的车间劳作ꎬ “同为去技能化的工作互

联网平台不仅能够提供更丰厚的待遇ꎬ 日常工作体验也远比严格进行人身控制、 工作流程乏味枯燥

的制造业流水线惬意自由”③ꎮ 但实践表明ꎬ 随着零工经济平台垄断程度不断走强ꎬ 在 “最严算法”
下ꎬ 外卖骑手、 网约车司机等网约零工深陷 “系统之困”ꎬ 日益被数字资本所裹挟而卷入与时间赛

跑的 “数字漩涡” 之中ꎮ 其结果ꎬ “零敲碎打的计件工资ꎬ 加上时不时的促销补贴政策ꎬ 就是这种

所谓创业机会的残酷现实”④ꎮ
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看ꎬ 从事网约零工的数字劳动者实际上进行 “双重意义” 上的价值生产⑤ꎮ

提供按需劳动即时服务ꎬ 是 “产品与生产行为不能分离的劳动”ꎬ 以及运输业的生产性劳动ꎬ 创造

的剩余价值被平台企业以交易佣金形式所攫取ꎮ 实践中ꎬ 数字资本通过支付甚至不及最低工资标准

的劳动报酬ꎬ 以及不提供基本的劳动福利保障ꎬ 来压减可变资本支出ꎬ 从而以 “工资偷窃” 方式进

行变相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ꎬ 来最大程度地占有数字剩余价值ꎮ 同时ꎬ 网约零工在线活动本质上是

一种 “数据工作”ꎮ 实践中ꎬ 许多劳动者感觉自身并没有被当作人来看待ꎬ 而仅仅是平台的一个个

数据点ꎬ 受到平台算法系统的操控ꎮ 在平台企业泛在联接下ꎬ 网约零工线上线下劳动过程产生的全

链路数据ꎬ 被数字平台通过资本 “剥夺式积累” 而无偿获得ꎮ 从这个意义上讲ꎬ 网约零工创造的数

字剩余价值ꎬ 又是一种无异于用户无酬劳动情形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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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雇佣数字劳动与数字剩余价值的生产

进入数字时代ꎬ 为降低用工成本ꎬ 平台企业只正式雇佣为数不多的全职员工ꎬ 从事算法开发、 用

户界面设计和数据分析等高级数字劳动ꎮ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ꎬ 这些专业性和复杂性劳动ꎬ 能

够在同样时间内创造出比一般劳动更多的价值ꎮ 正因如此ꎬ 这一高技能群体是数字时代的 “工人贵

族”ꎬ 拥有令人称羡的薪酬福利待遇ꎬ 部分人还因公司股票期权和技术入股分红而一夜暴富ꎮ 数据显

示ꎬ 美国数据科学家的年均收入为 １１􀆰 ３ 万美元ꎬ 而一名优步司机一年的净收入只有 ３􀆰 ３ 万美元①ꎮ
马克思指出ꎬ “在一昼夜 ２４ 小时内都占有劳动ꎬ 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要求”②ꎮ 实践中ꎬ 虽然

平台企业核心员工因 “垄断” 高阶数字技能而获得一定的工作自主ꎬ 但数字资本通过推行项目制、
弹性工作制、 绩效考核和全员加班文化等ꎬ 不断形塑这些高级数字劳动者对加班的自愿性服从③ꎬ
从而极为巧妙地将其全部生活时间也纳入当代资本主义数字剩余价值生产ꎮ 其结果是ꎬ 在这些新兴

互联网科技人员的职业光鲜背后ꎬ 付出的真实代价却是 ７ / ２４ 式加班赶工ꎬ 不仅使 “曾经的私人空间

和闲情逸致被压榨得无迹可寻”ꎬ 而且还因 “主体性过剩”④ 而陷入 “自我剥削” 的劳动异化ꎮ

三、 双边市场与数字剩余价值的实现

马克思指出ꎬ 货币要转化为资本ꎬ “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⑤ꎮ 在工业时代ꎬ 雇

佣劳动产品只有在市场上售卖出去ꎬ 资本自我增殖才能通过剩余劳动的社会确证而得以实现ꎮ 进一

步ꎬ 考虑到市场充满不确定性ꎬ 资本循环越是顺畅ꎬ 资本周转越是加速ꎬ 剩余价值实现就越是得以

彰显ꎮ 进入数字时代ꎬ 以数据价值链为核心的双边市场不断发展ꎬ 商品流通呈现立体化、 网络化和

虚拟化的市场景观ꎮ 进而ꎬ 如表 ２ 所示ꎬ 数字剩余价值的实现发生于平台生态系统内 “破圈” 和

“变现” 的商业闭环之中ꎮ

表 ２　 双边市场与数字剩余价值的实现

数字经济形态 双边市场参与主体 商品具象 典型商业模式

注意力经济 活跃用户、 平台与品牌方 用户商品 在线广告

数据经济 数字劳动者、 平台与平台第三方 数据商品 付费服务

零工经济 数字劳动者、 平台、 发包方或消费者 按需服务 交易佣金

内容经济 ＵＰ 主、 平台、 ＭＣＮ /公会、 品牌方与用户 数字内容商品 付费订阅 /点播

粉丝经济 网红、 平台、 ＭＣＮ /公会、 品牌方与粉丝 数字情感商品 用户打赏

１. 注意力经济与数字剩余价值的实现

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ꎬ 社会生产相对过剩ꎬ 产业资本发起的广告营销ꎬ 借由大众媒介将消费

者注意力变成 “受众商品”ꎬ 注意力经济也由此兴起ꎮ 进入数字时代ꎬ 伴随着互联网信息爆炸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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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过载ꎬ 用户注意力日益成为数字网络空间的稀缺品ꎮ 在数字平台上ꎬ “企业能否找到客户、 达成

交易ꎬ 最重要的因素便在于能否获得大众的注意力时间”①ꎮ 于是ꎬ 在算法推荐技术加持下ꎬ 在线广

告异军突起ꎮ 在 “用户－平台－品牌方” 的双边市场中ꎬ 数字资本基于用户画像将流量和关注改造成

为极具个性化的 “用户商品”ꎮ 无论是谷歌、 微软的搜索广告ꎬ 还是推特、 脸书的 “信息流” 广告ꎬ
抑或油管、 声破天的流媒体广告ꎬ 都是数字资本通过 “流量变现” 将用户注意力价值化的一种商业

实践ꎮ
不同于传统媒体环境下被动的受众ꎬ 活跃用户自主参与数字网络空间生产ꎬ 进而在用户注意力变

现中ꎬ 劳动主体性反而被数字资本所钳制和利用ꎬ 推动了劳动者自我商品化ꎮ 实践中ꎬ 平台企业一方

面凭借数字网络空间的无边际拓展性ꎬ 高频动态发布个性化、 精准化的定向广告ꎬ 最大程度地俘获用

户注意力ꎻ 另一方面通过创新在线广告定价模式ꎬ 从每千人成本 (ＣＰＭ) 到每点击成本 (ＣＰＣ) 或每

购买成本 (ＣＰＡ)ꎬ 持续有效地提升网络推广将更多 “人流量” 转化为 “客流量” 的营销效率ꎮ 其结

果ꎬ 平台企业专注于新形态的生产性服务供给———算法推荐ꎬ 不断地通过平台可供性来增强用户连接

和用户黏性ꎬ 进而为数字资本带来源源不断的流量收益ꎮ 如此看来ꎬ 应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的理解认识ꎬ 不能只停留于流通领域ꎬ 简单地将平台企业在线广告收入视为实体经济部门剩余价值的

市场让渡ꎬ 否则有悖于数字时代生产性服务数字化、 在线化和智能化的经济现实ꎮ
２. 数据经济与数字剩余价值的实现

进入数字时代ꎬ 数据日益成为关键的生产要素ꎮ 从数字经济实践看ꎬ 当下资本主义经济数字化的

本质ꎬ 就是以数据价值链取代传统产品价值链ꎬ 正在成为资本价值运动的主场域ꎮ 这其中ꎬ 随着数据

要素化深入发展ꎬ 以 “数据＋算法＋算力” 为支撑的数据生产力快速发展ꎬ 以智能化、 服务化和定制化

为核心特征的数据商品充分涌流ꎬ 成为数字时代资本主义新的 “细胞元素”ꎮ 从数字产业化实践看ꎬ 数

字资本围绕数据价值链ꎬ 布局关键数字基础设施建设ꎬ 专营于算法推荐服务的开发运维ꎻ 从产业数字

化实践看ꎬ 数字技术与产业资本深度融合ꎬ 推动智能制造新发展ꎬ 开拓服务型制造新业务ꎮ
在数据经济发展中ꎬ 数字资本通过积极搭建数字基础设施ꎬ 以数据生产分权化和数据收集中心

化②ꎬ 成为数字时代数据要素的实际控制者ꎮ 进而ꎬ 在基于数据价值链的商业运作中ꎬ 数字资本不

断拓展数据要素市场交易ꎬ 竞相创新多样化商业智能服务ꎬ 并竭力在 “数字劳动者－平台－平台第三

方” 的双边市场中推行垄断性定价ꎬ 来持续获取数据价值化的超高收益ꎮ 具体而言ꎬ 针对用户生成

内容的价值挖掘ꎬ 数字资本基于用户画像ꎬ 生产开发针对终端消费者的各种行为预测产品ꎬ 如应用

于产品营销领域的市场趋势分析、 消费金融领域的社会征信评分等ꎬ 用以在 “行为期货市场”③ 进

行交易和买卖ꎮ 针对网约零工数据生产的价值挖掘ꎬ 数字资本主要将其用作人工智能训练数据ꎬ 不

断优化平台算法决策和算法管理系统ꎻ 同时积极开展政企、 企企合作ꎬ 为智能工厂、 智慧交通、 智

慧社区、 智慧城市建设提供各种数字化解决方案ꎮ
３. 零工经济与数字剩余价值的实现

近年来ꎬ 当代资本主义零工经济飞速发展ꎬ 推动了数字资本对劳动的非雇佣剥削ꎮ 在 “数字劳

动者－平台－任务发包方或消费者” 的双边市场中ꎬ 自由职业者、 众包微工、 网约零工成为就业 “自
由” 但工作风险自担的 “独立合约人”ꎬ 由数字资本操控的劳动型平台自诩为专营于市场交易撮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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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技术中介”ꎬ 任务发包企业则摇身变成平台连接匹配服务的消费者ꎮ 如此一来ꎬ 在平台生态圈

“价值共创” 中ꎬ 数字资本借由 “商业模式创新” 来恣意进行 “劳动规制套利”ꎻ 任务发包企业也在

劳动权益保障方面置身事外ꎬ 在所谓的 “弹性生产” 中尽可能地降低用工成本ꎮ
从零工经济的盈利模式看ꎬ 表面上看ꎬ 劳动型平台的利润回报主要来自以平台抽成方式收取的

交易佣金ꎮ 但解蔽其资本循环的实际过程可以发现ꎬ 数字资本在由平台赋能 “人工即服务” 的市场

运作下ꎬ 不遗余力地推动劳动力的 “去商品化” 和劳动服务的 “可交易化”ꎮ 其结果ꎬ 平台企业精

明地实施以 “劳动服务合同” 取代 “劳动力商品” 的合约操作ꎬ 如愿转换了劳资之间 “等价物交

换” 的交易标的ꎬ 使传统雇佣关系让位于纯粹的 “现金交易关系” (ｃａｓｈ ｎｅｘｕｓ)①ꎮ 如此一来ꎬ 零工

经济用工实践 “优步化”ꎬ 实则是将按需劳动贬低为供给充足的、 可计算的和易于替代的商品ꎮ 在

智能算法技术加持下ꎬ 数字资本推动劳动机会大众化ꎬ 并成规模地促进劳动服务的市场交易ꎬ 最终

在趋向无边际的时空界域内实现数字劳动的 “被对象化”ꎮ
４. 内容经济与数字剩余价值的实现

随着互联网进入 Ｗｅｂ ２􀆰 ０ 时代ꎬ 油管、 网飞等数字内容平台不断涌现ꎬ 有越来越多活跃用户投入

短视频、 音频、 网文、 流行音乐和动漫游戏等数字内容生产之中ꎬ 逐渐形成 “网文经济” “播客经济”
“博主经济” 等纷杂而斑斓的网络文化经济景观ꎬ 以至于数字媒介行业成为全球经济中劳动密集程度极

高的行业之一ꎮ 在 “ＵＰ 主－平台－多频道网络机构 (ＭＣＮ) /行业公会－品牌方－用户” 的双边市场中ꎬ
大大小小的 ＵＰ 主、 达人、 博主们各显神通ꎬ 从事题材广泛、 风格各异的数字内容创作ꎻ 平台企业通过

许诺入驻金、 流量扶持、 广告商单、 内容分成ꎬ 延揽众多创作者ꎬ 成为数字内容分发渠道的控制者ꎻ
多频道网络机构和行业公会扮演 “经纪中介” “孵化中心” 角色ꎬ 专事人才挖掘、 培养与扶持ꎮ

从内容经济的平台盈利模式看ꎬ 一方面ꎬ 数字资本通过平台合作协议布局数字内容生态ꎬ 创设

多形式的 ＩＰ 运营矩阵ꎬ 激励内容创作者打造爆款热点内容ꎬ 以付费会员、 产品订购、 用户打赏、 付

费问答和广告植入等方式实现商业变现ꎮ 另一方面ꎬ 还通过平台界面功能设计ꎬ 市场化赋能会员用

户的专属权益ꎬ 来进一步开拓数字内容变现的商业路径ꎮ 进一步地ꎬ 表面上看ꎬ 数字资本家向 ＵＰ
主支付报酬ꎬ 但从价值意义上讲ꎬ 实则是众多 ＵＰ 主们向掌控平台数字基础设施的数字资本家让渡

其创造的部分剩余价值ꎮ
５. 粉丝经济与数字剩余价值的实现

粉丝经济由来已久ꎬ 源自粉丝从情感出发的产品或内容消费ꎮ 进入数字时代ꎬ 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

网为粉丝经济赋能ꎬ 其运营模式日益多元化ꎬ 明星经济模式、 网红经济模式、 ＩＰ 经济模式、 社群经济模

式等具体形态蓬勃发展ꎮ 并且ꎬ 粉丝经济所涉领域不只局限于文娱产业ꎬ 正不断向教育、 科技等更广阔领

域拓展ꎮ 在数字资本操控下ꎬ 依托活跃于数字空间的粉丝社群ꎬ 形成了 “网红－平台－ＭＣＮ 或行业公会－品
牌方－粉丝” 的双边市场关系ꎬ 催生出娱乐直播、 网络电商、 流量明星代言等新业态ꎮ 从平台商业运作实

践看ꎬ 新媒体加持下的粉丝经济ꎬ 正在成为数字时代数字资本深耕细作的重要场域ꎮ
实践中ꎬ 粉丝用户出于个人的情感偏好和娱乐需求ꎬ 靠着一根网线、 一台电脑 /手机、 一个虚拟

社区、 一个 “想象的共同体”ꎬ 在自己形成的数据生产线上 “为爱发电”ꎬ 制造话题热度、 打榜投

票、 轮博控评等ꎬ 机械地制作数据提升流量②ꎮ 根本上讲ꎬ 尽管粉丝经济盈利模式五花八门ꎬ 但本

质上是数字资本将粉丝与偶像 /卖品之间 “爱的” 情感关系工具化和价值化ꎬ 进而形成情感劳动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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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生产与流通ꎬ 来拓展和加速数字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实现ꎮ 换言之ꎬ 数字资本制造制式化的情感ꎬ
粉丝为情感买单ꎬ “习惯地成了免费的刷屏机器人”①ꎮ 具体而言ꎬ 从 “果粉” “米粉” 等网红经济

看ꎬ 众多粉丝作为产销者ꎬ 自主参与到产品或内容的设计、 营销和项目投资之中ꎻ 其结果不仅促进

了供需两端快速精准对接ꎬ 加速了网红商品的价值实现ꎬ 而且也推动了数字资本对粉丝情感劳动的

无偿榨取ꎮ 从泛娱乐产业链的 ＩＰ 经济看ꎬ 数字资本一边标准化流水线式 “生产” 流量明星ꎻ 一边

在礼物经济庇护下精心开发出令人应接不暇的虚拟商品ꎬ 引诱粉丝打投、 应援ꎬ 通过直播打赏等方

式来不断生产和收割极易泡沫化的数字剩余价值ꎮ

四、 数字资本与数字剩余价值的分配

马克思指出: “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ꎮ 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ꎬ 不仅就对象说是

如此ꎬ 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ꎮ”② 进入数字时代ꎬ 在经济活动数字化、 智能化和网络化发展中ꎬ 数

字资本牢牢掌控着数据、 算力和算法等关键数字化生产资料ꎬ 不遗余力地打造旨在独占数据价值化

收益的平台生态圈ꎬ 从而对当代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分配秩序产生颠覆性变革ꎬ 日益制造出数字生产

关系的经济不平等ꎮ 如表 ３ 所示ꎬ 平台经济跨国巨头凭借数据、 技术及场景等优势ꎬ 形成和巩固算

法权力ꎬ 在规则、 标准、 技术和流量分配等方面获得市场支配地位而赚得盆满钵满ꎬ 实际成为数字

时代数字剩余价值分配过程中的最大赢家ꎮ

表 ３　 跨国平台企业巨头的净收入 (ＮＩ) 和营业净利率 (ＮＯＰ) 　 　 单位: ＮＩꎬ 亿美元ꎻ ＮＯＰꎬ％

年份
Ａｌｐｈａｂｅｔ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Ａｐｐｌｅ Ｍｅｔａ

ＮＩ ＮＯＰ ＮＩ ＮＯＰ ＮＩ ＮＯＰ ＮＩ ＮＯＰ

２０１４ １４１. ３６ ２１. ４２ ２２０. ７０ ２５. ４２ ３９５. １０ ２１. ６１ ２９. ４０ ２３. ５８

２０１５ １６３. ４８ ２１. ８０ １２１. ９０ １３. ０３ ５３３. ９０ ２２. ８４ ３６. ８８ ２０. ５７

２０１６ １９４. ７８ ２１. ５８ １６８. ００ １９. ６９ ４５６. ９０ ２１. １９ １０２. １７ ３６. ９７

２０１７ １２６. ６２ １１. ４２ ２１２. ００ ２３. ５７ ４８３. ５０ ２１. ０９ １５９. ３４ ３９. ２０

２０１８ ３０７. ３６ ２２. ４７ １６５. ７０ １５. ０１ ５９５. ３０ ２２. ４１ ２２１. １２ ３９. ６０

２０１９ ３４３. ４３ ２１. ２２ ３９２. ４０ ３１. １８ ５５２. ６０ ２１. ２４ １８４. ８５ ２６. １５

２０２０ ４０２. ６９ ２２. ０６ ４４２. ８０ ３０. ９６ ５７４. １０ ２０. ９１ ２９１. ４６ ３３. ９０

２０２１ ７６０. ３３ ２９. ５１ ６１２. ７０ ３６. ４５ ９４６. ８０ ２５. ８８ ３９３. ７０ ３３. ３８

　 　 数据来源: Ｓｔａｔｉｓｔａꎮ

１. 数字寡头独占与数字剩余价值分配范围 “窄化”
在工业时代ꎬ 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主要集中在物质生产部门ꎮ 产业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通

过部门内竞争和部门间转移ꎬ 首先在产业资本中进行直接分配ꎮ 不参与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的其他形

态资本ꎬ 则通过平均利润率规律和所有权占有规律ꎬ 实现剩余价值社会范围内的再分配ꎬ 最终使产

业资本家得到产业利润ꎬ 商业资本家得到商业利润ꎬ 银行资本家得到利息ꎬ 土地所有者得到地租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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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所有者得到股息ꎮ 进入金融资本主义时期ꎬ 金融资本从服务产业资本的 “仆人” 变成自我循环

的 “主人”ꎬ 一方面通过发展债务经济ꎬ 不断地榨取实体经济部门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ꎻ 另一方

面通过金融产品创新ꎬ 热衷于 “虚假的” 剩余价值的自我生产和自我分配ꎬ 最终因资产泡沫破灭而

导致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循环周期性中断ꎮ
进入数字时代ꎬ 少数平台企业凭借先发优势ꎬ 迅速在数字经济细分市场占据垄断地位ꎬ 并通过

垂直整合和跨界经营ꎬ 实际蜕变为数字寡头ꎬ 逐渐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ꎮ 数字资本通过平台

自营和跨界融合ꎬ 极度压缩资本循环中的分利环节ꎬ 不断 “窄化” 数字剩余价值的分配范围ꎬ 从而

正在重塑当代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分配的基本秩序ꎮ 一是数字资本搭建了供给侧与需求端无缝对接的

线上通道ꎬ 并提供产品推荐、 品牌推广等数字化服务ꎬ 充当了 “流通当事人” 的特殊职能ꎬ 使传统

经销商、 批发商等商业资本职能成为多余ꎬ 进而以平台抽成方式攫取了本应由商业资本家得到的商

业利润ꎮ 二是数字资本通过提供平台数字基础设施和功能新颖便捷的用户界面ꎬ 吸引和助推活跃用

户无偿进行数字网络空间生产ꎬ 自然不必因占用土地、 厂房等现实物理空间而缴纳各种形式的 “地
租” 了ꎮ 三是在 “先增长后盈利” 模式下ꎬ 身披数字科技光环的平台企业倍受外部资本市场追捧ꎬ
数字资本借势进行一轮轮直接融资ꎬ 规避了间接融资带来的刚性利息支出ꎮ 四是在工业时代ꎬ 国家

也要以垄断资本家总代理人的身份ꎬ 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和再分配①ꎮ 但在数

字时代ꎬ 以平台经济头部企业为代表的数字资本利用在线经济的无界域性ꎬ 以 “颠覆式创新” 之名

实施监管套利ꎬ 刻意以一种渠道和技术提供者角色出现ꎬ 隐藏了其直接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身份ꎬ 从

而能够在坐拥巨额现金的同时回避过程税ꎬ 摊薄利润税ꎬ 最终得以逃避企业的制度成本②ꎮ
２. 平台经营垄断与数字剩余价值分配形式 “租金化”
趋向天然性垄断是平台的 ＤＮＡ③ꎮ 数字经济实践表明ꎬ 数字资本一方面基于用户、 注意力、 数

据和算法等优势ꎬ 单边决定平台在线经济规则ꎬ 以对全局用户的触达能力实现对双边市场中数据流、
资金流、 物流的全维控制ꎬ 成为平台生态圈事实上的 “守门人”ꎻ 另一方面ꎬ 数字资本借由强大的

用户网络效应、 规模效应、 数据回路效应和用户锁定效应ꎬ 不断谋求和巩固 “赢者通吃” 的市场支

配性地位ꎮ 进而ꎬ 数字资本将平台垄断投射到圈内圈外多面向的经营行为之中ꎬ 依靠 “占有使用信

息、 软件和它建造的网络所产生的租金和特许权”④ 获利ꎬ 结果使其攫取的数字剩余价值呈现 “租
金化” 的显著趋势ꎮ

第一ꎬ “凡是形成垄断的平台企业ꎬ 都能通过数据控制来获取数据租金ꎬ 这类似于绝对地租”⑤ꎮ
实践中ꎬ 数字资本通过平台数字基础设施ꎬ 收集、 汇聚和支配海量数据ꎬ 进而积极推动数据的生产

要素化、 商品化和资本化过程ꎮ 一方面ꎬ 数字资本以基础层平台数据接口的有条件开放ꎬ 实现与平

台生态圈内外市场第三方的数据交易ꎬ 持续获取生产要素意义上的 “数据租”ꎻ 另一方面ꎬ 数字平

台蓄意制造 “数据壁垒”ꎬ 通过数据提取形成市场溢价的数据商品或服务ꎬ 不断攫取市场经营垄断

意义上的 “数据租”ꎮ
第二ꎬ 在平台经济发展中ꎬ 作为平台生态系统的 “守门人”ꎬ 数字资本家从某种意义上就像封

建时代的地主ꎬ 掌控了数字时代更加重要的资源———平台接入渠道控制权ꎬ 并通过主导公域流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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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化运营实现对平台流量资源的控制和分配ꎮ 进而ꎬ 对于依赖平台生态圈的平台内经营者而言ꎬ
平台数字空间就是一块虚拟的 “数字土地”ꎻ 平台数字空间的用户流量及充沛度ꎬ 直接决定其可资

利用的 “数字土地” 生产力ꎮ “数字土地” 及其生产力水平ꎬ 主要是由活跃用户无酬劳动所创造的ꎮ
因此ꎬ 数字资本通过收取平台接入费而攫取的不菲收益ꎬ 实际上就是一种数字级差 ＩＩ 地租①ꎻ 通过

推荐排序和平台引流而收取的广告费用ꎬ 就是一种将用户注意力变现的 “流量租”ꎮ 本质上ꎬ 上述

两种意义上的 “租金” 都是活跃用户无酬劳动所创造的数字剩余价值的一种具化形态ꎮ
第三ꎬ 进入数字时代ꎬ 数字知识产权垄断成为资本主义知识产权垄断的新形式ꎮ 并且ꎬ 相比于

有物质载体的信息 (认知) 商品ꎬ 数字内容商品具有更加彻底的零边际成本特征ꎬ 因而通过数字知

识版权制度的创设可以持续获得更加丰厚的数字 “ ＩＰ 租”ꎮ 为此ꎬ 数字资本一方面通过平台服务协

议和与网络创作者签订合作协议ꎬ “合法地” 获得数字内容版权收益的分润权ꎻ 另一方面ꎬ 又充分

利用所掌控的平台渠道垄断数字内容分发ꎬ 并通过版权分销和衍生品开发ꎬ 不断推动数字内容价值

化和数字知识产权的资本化ꎮ 其结果ꎬ 数字资本更加隐蔽地将社会大众的知识积累和认知盈余纳入

自身加速增殖的全球积累体系之中ꎮ
３. 算法权力专制与数字剩余价值分配结果 “极端极化”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ꎬ 不平等的分配是 “资本运作的一个根本条件”②ꎮ 进入数字时代ꎬ 数字

资本凭借人工智能应用而催生的算法权力ꎬ 通过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加速向各行业各部门的渗

透ꎬ 逐渐控制社会范围内剩余价值的重新分配ꎬ 不遗余力地推动最终流向数字平台头部企业的价值

转移ꎬ 形成和加剧数字红利分配的极度不平等ꎮ 一是数字资本实施各种劳动隐化策略ꎬ 使得众多

“点击工人” 和非正规劳工身陷数字血汗工厂的盘剥ꎬ 其数字剩余价值贡献甚至得不到资产阶级法

权意义上的市场指认ꎬ 日益陷入 “就业不稳定” 和 “数据贫困” 双重叠加的生存窘境而最终沦为

“数字穷人”③ꎮ 二是在基于嵌套式层级结构的平台生态系统④中ꎬ 掌控基础层平台的数字资本通过搜

索定权、 流量分配和技术设置ꎬ 直接决定平台内经营者的市场命运ꎬ 并收取高昂的收入分成或平台

租金ꎬ 肆意侵蚀其他非平台中小资本的利润空间ꎮ 并且ꎬ “中小企业ꎬ 无论是否以数字平台为中介ꎬ
都被卷入到大资本数字平台构建的竞争网络之中ꎬ 不断地将经营者自己或者雇佣劳动创造的剩余价

值向大资本数字平台输送”⑤ꎮ 三是从数字资本的全球积累结构看ꎬ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巨型数字垄断

公司与国家权力合谋ꎬ 更具掠夺性地推行数据殖民和数据霸权ꎬ 而边缘落后国家、 欠发达地区和新

兴市场则成为被掠夺剩余价值的洼地ꎮ 其结果ꎬ 伴随着数字剩余价值的生产、 实现和分配ꎬ “传统

经济模式形成的普通劳动者和工商业资本和管理方的阶层分化ꎬ 被更为严峻的 ‘普通劳动者＋传统

工业资本方’ 与更少数的网络资本巨头的对立替代”⑥ꎮ 同时ꎬ 在 “中心－外围” 结构下ꎬ 数字资本

积累 “在一极表现为中心国家的财富积累ꎬ 在另一极却表现为外围国家由数字奴役、 数字剥削、 劳

动垄断带来的贫困积累”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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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对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启示

习近平强调ꎬ 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ꎮ 在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条件下ꎬ 正确认识和把握数字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ꎬ 支持和引导数字资本规范有序发展ꎬ
依法保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ꎬ 促进数字普惠ꎬ 消弭数字鸿沟ꎬ 不仅是把握数字化

发展新机遇ꎬ 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ꎬ 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ꎬ 也是立足新发展

阶段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现实要求ꎮ
１. 发挥数字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

毋庸置疑ꎬ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ꎬ 数字资本既具有追逐数字剩余价值的一般特性ꎬ 同时

其资本积累、 扩张和流动又必须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ꎮ 进入新发展阶段ꎬ 要正确

认识数字资本的两重性ꎬ 扬长避短ꎬ 趋利避害ꎬ 就要为数字资本设置 “红绿灯”ꎬ 引导数字平台企

业自觉服从和服务于经济社会大局ꎬ 推动其在促进科技进步、 繁荣市场经济、 便利人民生活、 参与

国际竞争中发挥积极作用ꎮ
这要求ꎬ 首先ꎬ 在数字资本逐利性上ꎬ 要着力培育和彰显数字资本的产业资本特性ꎬ 引导和鼓

励数字平台企业通过数字化财富生产和数字化价值创造ꎬ 来实现可持续的自我增殖ꎮ 同时ꎬ 防止数

字资本的金融资本特性自我膨胀ꎬ 坚决遏制数字经济活动 “虚拟经济化” 过度化发展的冲动或倾

向ꎮ 其次ꎬ 在数字资本扩张上ꎬ 要以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旨归ꎬ 引导数字资本向数

字经济底层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研发创新上发力ꎬ 向产业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上延伸ꎬ 向打造 “走出

去” 的全球竞争力聚焦ꎬ 不断催生和释放数字资本在发展数字生产力、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构筑国

家竞争新优势中的积极作用ꎮ 最后ꎬ 在数字资本的积累性上ꎬ 要以构建 “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

型经济形态” 为目标ꎬ 着力避免落入欧美发达国家 “数字鸿沟” 日益加剧的发展陷阱ꎬ 充分发挥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ꎬ 通过增强数字技术共享性、 数字经济普惠性和数字税负公平性ꎬ 不断推

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数字资本积累的现实趋势朝向 “财富积累” 多极化和普惠化方向扎实迈进ꎮ
２. 建立健全数字劳动者权益保护机制

近年来ꎬ 形态多样的数字劳动以其较高的包容性和灵活性ꎬ 已经成为我国 “稳就业” 的重要抓

手ꎮ 据国家信息中心估计ꎬ ２０２０ 年我国共享经济服务提供者约 ８４００ 万人ꎬ 同比增长约 ７􀆰 ７％ ①ꎮ 特

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ꎬ 快递员、 外卖小哥和网约车司机等数字劳动者成为保障城乡居民日常

生活的关键力量ꎮ 但不容忽视的是ꎬ 数字劳动的兴起也带来了劳动关系认定 “难”、 劳动者权益保

护 “弱” 和劳动组织建设 “缺” 的突出问题ꎮ 一项针对全国范围内近万名新就业青年的调查显示ꎬ
不论是社会保障还是商业保险ꎬ 在养老、 医疗、 失业、 工伤、 公积金和其他各项中ꎬ 有 ２６􀆰 ３％的新

业态从业者没有任何保障②ꎮ 同时ꎬ 在数字资本 “最严算法” 下ꎬ 外卖骑手、 网约车司机等数字劳

动者深陷 “系统之困”ꎬ 其过劳的工作状态与不稳定的就业境遇ꎬ 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ꎮ
鉴于此ꎬ 应加强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护ꎮ 首先ꎬ 要明晰数字劳动用工关系性质ꎮ 相比

于国外数字经济用工实践ꎬ 我国数字劳动用工关系更趋于多样化ꎮ 仅就外卖员而言ꎬ 就有平台直营、
第三方外包、 零工众包和餐馆自营等ꎮ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ꎬ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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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ꎬ 正式引入 “劳动三分法” 的概念ꎬ 明确列出

“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ꎮ 实践中ꎬ 对于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业态用工实践ꎬ
应依据数字劳动与数字资本之间的经济从属性、 人格从属性、 劳动自主性选择、 生产资料垄断性等

因素ꎬ 因企而宜ꎬ 综合权衡ꎬ 合理确定平台企业与数字劳动者的权利义务ꎮ 其次ꎬ 建立健全新业态

劳动者参加社会保险制度和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ꎬ 在劳动报酬、 合理休息、 社会保险、 劳动安全等

权益方面ꎬ 编牢织密数字劳动分享数字经济红利的制度之网ꎬ 进一步让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中落地生根ꎮ 最后ꎬ 积极推动数字技术赋能数字劳动组织建设创新发展ꎬ 充分考

虑新业态的用工特点、 工作性质和从业人员构成ꎬ 着力打造数字工会、 数字党建、 数字维权平台

“三位一体” 的新型劳动组织体系ꎬ 进而为数字劳动权益维护、 灵活就业人员职业发展和职业伦理

规范等方面工作扎实推进ꎬ 提供有力的组织保证ꎮ
３. 构筑与完善数字经济有效监管机制

实践表明ꎬ “做强做大做优” 我国数字经济ꎬ 须臾离不开政府部门的有效监管ꎮ 今后一段时期ꎬ
全面贯彻落实 “在发展中规范ꎬ 在规范中发展” 的监管基本方针ꎬ 迫切要求以推进 «关于平台经济

领域的反垄断指南» 有效落实为抓手ꎬ 既要防止监管缺位或滞后助长数字资本野蛮生长ꎬ 又要高度

警惕监管过度导致数字资本收缩 “避险” 而错失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历史机遇ꎮ
这要求ꎬ 针对数字经济的政府监管ꎬ 一方面要调整优化政府监管组织架构ꎬ 避免 “政出多门”

“九龙治水”ꎬ 降低监管成本ꎻ 另一方面ꎬ 要科学确立监管范围和监管重点ꎬ 防止 “四处出击” “平
均用力”ꎬ 提高监管效率ꎮ 当务之急ꎬ 一是充分考虑数字经济 “天然性垄断趋势” 特点ꎬ 树立维护

数字经济市场 “可竞争性” 的监管理念ꎬ 遏制数字平台头部企业滥用市场支配性地位ꎬ 来恣意攫取

超高利润的垄断行为ꎻ 同时着力维护新兴领域数字经济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ꎬ 为创新活力强但无先

发优势的中小数字资本发展壮大保驾护航ꎮ 二是强化算法审查ꎬ 促进算法公平ꎮ 国内外数字经济发

展都表明ꎬ 算法系统不仅成为数字资本所拥有的关键生产资料ꎬ 而且也日益扮演着规训数字劳动的

“劳动私法”ꎮ 实践中ꎬ 算法歧视、 算法合谋和算法霸权等侵害数字劳动者和平台第三方合法权益的

现象ꎬ 还时有发生ꎮ 为此ꎬ 要践行 “算法中和” 实践原则ꎬ 强化政府主导、 多边参与的算法审查和

算法问责机制ꎬ 有效节制数字资本的数据垄断和算法操纵ꎬ 切实改善数字劳动者的工作环境和劳动

条件ꎬ 逐步实现数字经济劳资关系和谐的算法赋能和平台赋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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